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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最
近
有
個
朋
友
對
我
說
，
他
恨
極
了
自
己

的
父
親
。
朋
友
很
苦
惱
，
父
親
出
軌
，
母
親

成
日
哭
鬧
。
整
個
家
庭
生
活
，
凍
僵
在
久
長

的
嚴
寒
裡
，
每
一
個
家
人
都
冰
冷
而
沮
喪
。

彼
此
之
間
的
血
脈
親
情
，
如
同
打
碎
了
的
鏡

子
，
每
一
個
碎
片
裡
浮
現
的
都
是
痛
苦
，
都
是
無
盡
的
傷

害
。
朋
友
詛
咒
發
誓
，
說
此
生
都
不
會
原
諒
父
親
。

我
從
來
都
不
曾
聽
過
父
母
談
論
感
情
，
保
守
又
傳
統
的
他

們
，
情
深
意
重
到
無
須
言
語
表
達
。
彼
此
之
間
或
者
相
視
一

笑
，
或
者
凝
目
一
瞥
，
傳
遞
出
的
柔
情
蜜
意
，
足
以
讓
我
在

鍵
盤
上
敲
打
半
天
。
歷
經
歲
月
浸
染
的
情
感
，
如
同
入
窖
經

年
的
醇
釀
，
任
何
不
經
意
的
輕
輕
一
嗅
，
沁
人
心
脾
的
妥
貼

和
舒
服
，
渾
然
天
成
。
也
從
沒
見
已
經
合
眷
過
了
十
多
年
的

哥
嫂
耳
廝
鬢
磨
過
，
心
照
不
宣
的
默
契
，
猶
如
春
風
裡
柳
絮

拂
面
而
過
時
的
輕
盈
，
彼
此
無
語
的
微
笑
間
，
便
知
曉
了
對

方
全
部
的
好
。
自
己
雖
然
還
是
單
身
，
對
融
入
這
樣
幸
福
家

庭
氛
圍
的
嚮
往
，
也
從
未
停
息
過
。

家
庭
是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必
讀
的
大
學
，
這
所
大
學
跟
哈
佛

劍
橋
牛
津
相
比
，
絲
毫
不
遜
色
。
潛
移
默
化
的
家
庭
教
育
，

如
春
風
化
雨
潤
物
無
聲
，
讓
一
種
強
勁
的
內
在
心
靈
，
如
影

隨
形
出
入
在
所
有
的
舉
止
當
中
。
西
北
有
句
俗
語
：
一
鋪
炕

睡
不
出
兩
樣
。
說
的
正
是
這
樣
的
道
理
。
當
然
，
流
淌
在
每

個
家
庭
裡
的
習
俗
和
傳
承
，
並
非
都
是
人
性
中
的
真
善
美
。

家
教
也
不
都
是
簡
單
地
從
父
母
流
向
子
女
，
或
者
只
是
兄
弟

姐
妹
之
間
的
相
互
濡
染
，
也
需
要
身
處
其
間
的
每
一
個
家
庭

成
員
，
不
計
回
報
長
年
累
月
的
點
滴
努
力
。
大
部
分
的
家

庭
，
都
會
有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衝
突
和
不
完
美
，
但
骨
子
裡
相

連
的
血
脈
，
總
是
最
好
的
詮
釋
和
諒
解
彼
此
的
良
藥
。
善
良

的
信
念
，
最
具
生
命
力
和
感
染
力
，
一
粒
善
念
的
種
子
在
家

庭
的
土
壤
裡
種
下
，
生
長
出
的
也
必
然
是
一
個
安
穩
靜
好
的

人
家
。

每
一
個
家
庭
都
應
該
是
一
所
名
牌
大
學
，
無
論
家
境
如

何
，
無
論
家
人
如
何
，
只
要
家
風
純
良
，
長
大
了
，
成
熟

了
，
懂
事
了
，
都
不
會
輸
給
任
何
一
所
名
牌
大
學
的
畢
業

生
。以

前
看
書
，
總
是
記
得
先
聖
孔
子
帶
着
弟
子
子
路
周
遊
列

國
時
的
一
個
典
故
。
有
一
日
孔
子
在
路
上
問
子
路
，
世
上
什

麼
最
高
？
什
麼
最
厚
？
什
麼
最
香
？
什
麼
最
臭
？
子
路
略
微

想
了
想
便
答
道
，
天
高
地
厚
，
肉
香
屎
臭
。
孔
聖
人
聽
了
不

禁
捋
鬚
破
顏
一
笑
，
說
，
子
路
未
能
領
悟
人
生
真
境
。
子
路

一
向
自
視
甚
高
，
對
老
師
的
話
不
能
認
同
。
孔
聖
人
便
說
，

人
世
間
情
誼
才
是
至
上
，
人
生
感
懷
才
是
最
真
，
因
此
這
世

間
最
高
最
厚
最
香
最
臭
的
，
莫
過
於
父
母
為
高
，
夫
妻
為

厚
，
飢
了
香
，
飽
了
臭
。

孔
夫
子
被
後
世
稱
為
聖
人
，
僅
此
一
言
即
實
至
名
歸
。
父

母
、
夫
妻
正
是
一
個
康
樂
之
家
不
可
或
缺
的
成
員
，
而
飢
飽

則
是
這
個
家
庭
最
日
常
的
炊
柴
之
事
。
倘
有
家
之
人
心
中
都

可
悟
到
，
父
母
才
是
最
需
景
仰
敬
重
，
夫
妻
情
誼
才
是
世
間

最
為
珍
貴
之
情
愫
。
飢
饉
之
時
，
世
間
滿
眼
皆
是
美
味
，
飽

囊
之
後
，
一
切
名
利
不
過
都
是
身
外
浮
雲
。
想
必
，
一
盞
暖

黃
的
燈
下
，
一
家
人
圍
坐
一
桌
，
蕩
漾
着
的
必
定
都
是
一
張

張
溫
柔
可
親
的
笑
臉
。

每個家庭都是一所名牌大學

彥
：
您
對
台
灣
現
代
派
詩
人
提
出﹁
橫
的
移

植﹂
有
什
麼
看
法
？

鄭
：
我
想
，
為
了
針
對
這
種
自﹁
五
四﹂
以

來
存
在
甚
久
的
情
況
，
台
灣
現
代
派
提
出﹁
橫

的
移
植﹂
，
只
是
作
為
一
個
運
動
的
口
號
，
肯

定
的
意
味
自
然
強
了
些
。
但
這
不
是
爭
點
所
在
，
關

鍵
是
詩
人
本
身
是
不
是
在
自
我
的
文
化
中
得
了
道
，

是
不
是
在
自
我
的
社
會
中
有
真
實
生
活
的
體
驗
，
是

不
是
能
成
功
地
把
移
植
苗
培
養
成
材
。
如
果
是
，
則

現
代
詩
的
移
植
對
詩
人
來
說
就
不
會
成
為﹁
附
體
之

魔﹂
了
。

彥
：
這
恐
怕
是
說
，
不
管
運
用
什
麼
技
巧
，
主
要

還
得
為
內
容
服
務
。

鄭
：
話
可
以
這
樣
說
，
不
過
，
對
於
技
巧
與
內
容

的
關
係
，
也
不
是
一
些
人
理
解
得
那
麼
簡
單
。
如
果

一
個
中
國
青
年
受
了
存
在
主
義
的
影
響
，
表
現
存
在

主
義
的
思
想
，
也
並
沒
有
錯
，
因
為
中
國
也
是
經
過

打
仗
、
變
難
的
，
中
國
的
青
年
也
有
當
時
歐
洲
青
年

同
樣
的
苦
悶
，
為
什
麼
不
能
夠
表
現
呢
？

雖
然
由
於
傳
統
的
限
制
，
青
年
思
想
範
圍
比
西
洋

人
要
狹
隘
，
在
文
化
中
也
沒
有
神
的
主
宰
的
觀
念
。

但
既
然
別
人
開
了
這
扇
門
，
為
什
麼
不
可
以
從
這
扇

門
裡
頭
去
看
窗
戶
，
從
窗
戶
去
看
另
一
個
天
地
？

現
在
有
許
多
人
認
為
，
是
因
為
中
國﹁
五
四﹂
以
後
，
革

命
、
抗
日
戰
爭
，
使
文
學
走
到
一
個
寫
實
的
、
服
務
政
治
、
服

務
民
族
的
道
路
，
時
間
太
久
，
一
下
子
改
變
過
來
很
不
容
易
。

彥
：
現
代
派
詩
人
與
寫
實
詩
人
是
否
因
應
題
材
、
內
容
，
也

可
以
互
為
轉
化
？

鄭
：
我
是
這
樣
一
個
想
法
，
寫
現
代
詩
的
詩
人
，
有
很
多
人

也
能
轉
變
為
寫
實
，
這
種
寫
實
是
一
種
客
觀
需
要
，
有
的
時
候

是
一
種
時
尚
。
我
希
望
寫
實
是
一
種
客
觀
需
要
，
而
不
是
一
種

時
尚
。

關
於
中
國
兩
個
詩
的
主
流
，
我
可
以
用
兩
位
詩
人
作
代
表
，

就
是
艾
青
和
紀
弦
。
他
們
是
同
一
時
代
的
詩
人
，
參
加
同
一
個

戴
望
舒
組
織
的
現
代
社
，
結
果
兩
個
人
走
的
路
線
是
大
不
相

同
。
艾
青
影
響
了
很
多
年
輕
人
，
認
為
寫
詩
是
為
社
會
主
義
服

務
的
，
而
紀
弦
影
響
了
很
多
年
輕
詩
人
去
寫
現
代
主
義
的
詩
。

最
近
有
人
翻
譯
顧
城
的
詩
，
和
早
年
紀
弦
寫
的
詩
非
常
相

像
，
尤
其
是
翻
成
英
文
以
後
，
好
像
同
一
個
人
的
作
品
。
我
們

翻
譯
了
台
灣
現
在
一
些
年
輕
人
的
詩
，
就
很
像
早
年
艾
青
的

詩
。
這
是
一
種
交
叉
。
兩
種
不
同
的
人
，
在
兩
個
不
同
的
環
境

裡
頭
，
發
展
起
來
的
兩
條
路
線
，
到
最
後
竟
交
叉
起
來
。

而
且
，
我
們
看
見
的
那
種
交
叉
又
是
一
種
迴
轉
性
。
台
灣
的

圈
子
往
回
轉
，
轉
到
不
是
現
在
的
艾
青
而
是
早
年
的
艾
青
那
邊

去
了
；
大
陸
的
青
年
詩
人
寫
的
東
西
轉
圈
轉
回
去
，
不
是
現
在

的
紀
弦
，
而
是
早
年
的
紀
弦
。

所
以
從
這
裡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共
通
的
地
方
，
就
是
創
作
藝

術
裡
有
一
種
好
像
是
返
復
的
現
象
。
這
種
返
復
，
就
是
看
似
過

去
了
，
但
又
回
來
了
。

彥
：
這
個
跟
大
陸
和
台
灣
的
特
殊
地
理
環
境
可
能
有
關
係
。

鄭
：
對
，
隔
絕
。

彥
：
例
如
台
灣
，
對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文
學
在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基
本
是
隔
絕
，
現
在
似
乎
較
開
放
了
，
大
陸
的
現
代
派
也

是
一
樣
。
這
是
不
是
一
種
特
殊
現
象
？

鄭
：
文
學
本
身
是
有
一
種
返
復
的
。
中
國
的
文
學
發
展
很
難

把
它
放
在
世
界
文
學
發
展
的
主
流
裡
。
譬
如
說
，
現
代
詩
人
真

正
地
仿
效
外
國
詩
人
的
作
品
，
不
能
成
為
重
要
作
家
，
重
要
作

家
他
本
身
有
着
自
己
的
變
化
，
這
種
變
化
是
和
客
觀
環
境
的
需

要
有
關
，
從
而
造
成
一
種
返
復
現
象
。

我
想
，
顧
城
一
代
的
詩
人
，
不
一
定
是
看
見
了
紀
弦
早
期
的

作
品
才
這
樣
寫
，
而
完
全
是
一
種
巧
合
。

（
說
鄭
愁
予
之
九
）

現代與傳統的交叉

上
星
期
兩
兄
弟
也
病
了
，
二
人
先
後
發
燒
和
咳
嗽
。
表

面
病
徵
大
多
會
認
為
是
病
毒
感
染
及
互
相
傳
染
吧
，
相
信

不
少
西
醫
甚
至
中
醫
也
會
這
樣
斷
症
，
但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長

子
先
發
燒
，
伴
隨
咳
嗽
，
我
們
還
以
為
因
大
汗
淋
漓

入
空
調
場
所
，
故
受
風
寒
感
冒
了
。
怎
料
醫
師
說
是
中
暑
，
而

他
的
發
燒
的
確
是
沒
有
汗
的
，
咳
嗽
原
來
是
因
困
着
暑
氣
所

致
。
平
常
處
理
，
發
燒
我
們
會
着
重
保
溫
，
因
為
身
體
應
該
是

想
達
至
高
溫
去
燒
死
病
毒
細
菌
，
或
去
除
寒
氣
；
但
一
知
道
是

中
暑
，
回
家
後
便
替
他
換
上
寬
鬆
衣
服
，
因
為
要
助
其
降
溫
散

熱
。
不
過
我
們
也
不
用﹁
激
烈﹂
手
法
如
退
燒
貼
或
冷
水
浴
，

只
是
吃
藥
及
保
持
空
氣
流
通
。
孩
子
整
個
病
期
也
沒
表
現
得
不

太
舒
服
，
在
家
中
玩
得
不
亦
樂
乎
。
最
麻
煩
的
是
晚
上
有
時
候

咳
醒
了
，
影
響
睡
眠
質
素
，
但
吃
了
三
天
中
藥
便
好
了
。

因
為
是
中
暑
，
我
們
沒
有
分
隔
兩
兄
弟
，
怎
料
小
兒
在
哥
哥

康
復
後
便
發
燒
了
，
他
還
會
猛
烈
咳
嗽
直
至
嘔
吐
。
由
於
他
平

常
哭
得
生
氣
時
，
也
會
嘔
吐
，
我
們
也
不
以
為
然
，
結
果
去
看

醫
師
，
竟
然
是
腸
胃
感
冒
，
難
怪
他
逢
吃
奶
便
嘔
，
且
完
全
沒

胃
口
。

回
去
起
初
不
肯
吃
藥
，
低
燒
了
兩
天
，
媽
媽
也
只
能
替
他
做

小
兒
按
摩
︵
清
大
腸
、
清
肺
、
清
肝
，
清
天
河
水
和
退
六

腑
︶
，
第
三
天
心
情
好
多
了
，
終
於
肯
吃
藥
，
一
劑
已
退
燒
，

吃
完
兩
劑
便
完
全
沒
咳
了
。
這
類
腸
胃
感
冒
咳
亦
佔
多
數
，
因

為
肺
腸
互
為
表
裡
，
關
係
更
親
密
。
曾
有
中
醫
一
把
脈
便
知
道

肺
腺
癌
，
他
說
肺
腺
癌
是
大
腸
的
問
題
，
如
腫
塊
是
在
肺
外
圍

的
便
可
知
；
西
醫
若
將
其
斷
為
肺
的
問
題
去
處
理
，
當
然
不
對

症
了
。

古
代
名
醫
岐
伯
則
說
：﹁
五
臟
六
腑
皆
令
人
咳
，
非
獨
肺
也
。﹂
無
論

是
什
麼
療
法
，
咳
嗽
也
很
難
醫
，
因
為
原
因
太
多
，﹁
人
與
天
地
相
參
，

故
五
臟
各
以
治
時
。
感
於
寒
則
受
病
。
微
則
為
咳
，
甚
則
為
泄
為
痛
。﹂

曾
試
過
沒
有
看
自
己
信
任
的
醫
師
，
貪
圖
方
便
只
帶
長
子
到
樓
下
的
中
醫

看
，
看
了
很
多
次
也
止
不
了
咳
，
結
果
他
說
應
該
是
敏
感
吧
！
便
開
了
止

嗽
散
，
那
與
西
醫
沒
甚
分
別
。
那
時
候
便
知
道
那
位
醫
師
學
養
不
精
，
斷

不
了
症
；
還
是
要
回
去
看
自
己
信
任
的
醫
師
，
他
一
把
脈
已
罵
我
們
，
不

是
新
症
，
究
竟
亂
吃
了
什
麼
！

上
順
勢
療
法
堂
，
記
得
老
師
說
過
一
例
子
，
為
病
人
處
方
過
幾
次
針
對

咳
嗽
的
療
劑
也
沒
效
，
病
人
突
然
記
起
是
摔
了
一
跤
才
開
始
咳
的
，
結
果

改
用
腦
創
的
療
劑
，
咳
嗽
便
立
刻
停
止
了
。
所
以
發
燒
與
咳
嗽
實
在
有
很

多
原
因
，
是
不
易
看
透
的
病
徵
。

咳嗽難唸的經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往
往
在
一
些
中
型
或
小
型
的
座
談
會
上
，
有
個

別
人
士
總
是
滔
滔
不
絕
，
一
再
搶
着
發
言
。
內
容

並
無
新
意
，
想
是
天
生
有
一
種
發
表
慾
，
有
一
種

表
現
自
己
的
習
慣
，
但
卻
令
人
見
之
生
厭
。
我
有

時
覺
得
會
議
為
有
此
少
數
人
在
場
，
亟
想
避
席
。

在
大
會
上
的
致
詞
，
有
一
些
人
，
特
別
是
某
些
官

員
，
或
是
秘
書
擬
稿
照
讀
，
或
是
早
已
無
甚
高
論
，

但
總
要
發
表
一
篇
冗
長
的
講
話
。
好
像
官
階
愈
高
，

致
詞
就
要
愈
長
。
貴
婦
總
得
戴
有
眾
多
名
貴
飾
物
，

如
果
樸
素
無
華
，
便
顯
不
出
高
貴
一
樣
。

我
曾
著
文
批
評
大
會
致
詞
長
篇
大
論
、
毫
無
新
意

的
高
官
，
正
像
毛
澤
東
批
評
過
的
，﹁
言
語
無
味
，

像
個
癟
三﹂
︵
癟
三
，
是
上
海
人
指
個
子
極
瘦
，
以

偷
竊
或
乞
討
為
生
的
小
流
氓
︶
。

但
現
在
又
有
的
人
喜
歡
佔
領
會
議
中
各
參
與
者
的

發
言
時
間
，
好
像
只
有
他
是
一
枝
獨
秀
。
殊
不
知
與

會
者
有
真
知
灼
見
的
人
還
有
許
多
，
只
是
被
他
佔
用

了
會
議
時
間
，
無
從
發
言
和
發
揮
罷
了
。

記
得
早
年
似
乎
有
人
寫
過
一
本﹁
講
話
的
藝
術﹂

之
類
的
書
，
現
在
已
經
忘
記
了
該
書
講
的
是
什
麼
。

但
我
認
為
毛
澤
東
所
作
︽
反
對
黨
八
股
︾
一
文
，
是

值
得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
經
常
要
發
言
、
講
話
的
人
認

真
學
習
。
一
讀
再
讀
，
肯
定
有
所
啟
發
。

毛
澤
東
認
為
，
要
學
習
語
言
，
也
就
是
要
學
習
講
話
，
非
下

苦
功
不
可
。
不
然
，
他
們
的
演
說
，
就
沒
有
多
少
人
喜
歡
聽
，
他

們
的
文
章
，
也
沒
有
多
少
人
喜
歡
看
。

他
批
評
有
的
人
講
話
就
像
開
中
藥
舖
，
因
為
中
藥
舖
有
許
多

藥
櫃
子
，
櫃
子
上
貼
着
藥
名
。
八
股
式
的
講
話
就
是
一
二
三
四
、

甲
乙
丙
丁
、A

BC
D

，
八
股
發
言
就
是
這
樣
的
羅
列
。
既
不
提
出

問
題
，
又
不
分
析
問
題
、
不
解
決
問
題
，
不
表
示
贊
成
什
麼
、
反

對
什
麼
，
就
是
像
中
藥
舖
那
樣
應
有
盡
有
。

至
於
喜
歡
佔
有
發
言
時
間
，
但
言
之
無
物
，
只
是
滿
足
發
表
慾

而
已
的
人
，
我
看
這
比
開
中
藥
舖
更
為
令
人
反
感
。
毛
澤
東
說
，

沒
有
話
講
的
也
要
講
一
頓
，
不
講
好
像
對
人
不
起
。
旨
哉
斯
言
！

有發表慾的人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前
段
日
子
，
某
天
凌
晨
，
內
地
有
一
段

不
雅
視
頻
在
網
絡
流
傳
，
第
二
天
便
在
香

港
瘋
傳
。

天
命
最
關
心
的
，
不
是
視
頻
的
內
容
，

而
是
這
件
事
發
生
後
，
大
家
的
反
應
。
事

情
剛
發
生
時
，
多
數
人
自
然
是
跟
帖
留
言
，
或

下
載
視
頻
、
傳
送
給
其
他
人
。
深
陷
其
中
的
人

們
，
往
往
不
太
清
楚
自
己
在
做
什
麼
，
就
像
一

個
不
太
清
醒
的
樂
手
，
在
交
響
樂
表
演
中
，
被

身
旁
的
樂
手
帶
着
走
，
自
己
也
不
知
道
自
己
在

吹
着
、
彈
着
什
麼
，
只
是
覺
得
發
出
的
聲
音
與

別
人
一
樣
，
組
成
很
洪
亮
的
聲
響
︱
︱
不
管
這

音
好
聽
與
否
，
總
之
它
是
響
的
就
行
了
。

而
令
天
命
留
意
的
，
是
當
有
人
傳
言﹁
聽
說

女
主
角
已
經
自
殺﹂
時
，
有
人
說
道
：﹁
假
如

她
真
的
自
殺
了
，
我
們
大
家
是
否
都
是
兇
手
？﹂

佛
家
有﹁
口
業﹂
之
說
，
口
業
當
中
亦
有
妄
語
、
綺

語
、
惡
口
之
分
。
舉
個
例
子
或
許
能
幫
助
大
家
理
解
何
為

﹁
口
業﹂
：
二
零
一
二
年
內
地
某
歌
唱
比
賽
熱
播
時
，
天

后
王
菲
在
微
博
開
玩
笑
，
調
侃
某
位
明
星
與
選
手
合
唱

︽
讓
我
一
次
愛
個
夠
︾
時
，
全
情
投
入
得
像
是﹁
兩
隻
貓

咪
高
叫
愛
個
狗
愛
個
狗
愛
個
狗﹂
。
雖
然
只
是
玩
笑
，
演

唱
者
也
表
示
並
不
介
意
，
但
篤
信
佛
教
的
王
菲
還
是
道

歉
，
說
道
：﹁
圖
一
時
之
快
亂
開
玩
笑
，
傷
害
到
別
人
，

造
了
口
業
。﹂

意
識
到﹁
我
們
是
否
是
傷
害
女
主
角
的
幫
兇﹂
的
人
，

大
概
也
意
識
到
我
們
自
己
所
造
的
口
業
。
截
至
天
命
正
在

寫
稿
的
一
刻
，
由
警
方
的
信
息
來
看
，
女
主
角
似
乎
正
在

接
受
調
查
，
而
非
已
經
自
殺
。
心
存
善
念
的
人
，
不
管
是

否
佛
教
徒
，
不
管
言
語
是
否
真
的
傷
到
他
人
，
只
要
自
覺

是
造
了
口
業
，
便
會
時
時
自
省
、
反
思
，
或
者
道
歉
。
比

起﹁
我
們
會
否
因
此
在
死
後
下
地
獄﹂
這
個
問
題
，
更
重

要
的
是
，
千
萬
別
用
自
己
的
言
語
，
把
別
人
馬
上
活
生
生

推
向
地
獄
。

口 業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乍聽這個名字，馬上就讓人想到了北京。北京
也有一個後海，只是，後海不是海，是個有水亦
能觀山，有柳且已成行，與著名北海一水相連的
風景名勝，屬於什剎海公園景區的一部分。公園
現有各種喬灌木117餘種，多達17101株，其中古
樹584株，全園綠化覆蓋率達到91%以上，是北
京市中心城區不可多得的低碳生態景區，歷史文
化旅遊風景區和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
在牟平第七屆「養馬島讀書節」，下午參觀結
束，當有文友提出去後海遊玩時，我不覺愣了一
愣，納悶了片刻，讓這個名字在記憶裡回轉，在
印象中搜索。我真的沒有聽說過，這裡也有一個
「後海」。旋即想，既然身在養馬島，在離大海
不遠的地方，那麼此後海，一定不是彼後海。文
友看透了我的心事，連忙說，這個後海，是養馬
島的後海。
太熟悉一個名字，就會產生一種錯覺。帶着這
種錯覺，一行人，共三個女人，由一位男士保
駕，從賽馬場賓館出來。驅車約五六分鐘，車即
至，開車門，剛一探頭下車，海風就兜頭兜面地
襲來。不知是因為時間已近黃昏，還是後海的風
本來就大，風颳得人站不住腳跟，裙襬、髮絲在
風中亂舞。無論你穿的什麼，穿得有多整齊，一
切都在瞬間凌亂了，感覺單薄的身體就要被風吹
起。環顧周圍風景，海天蒼茫，礁石林立，沿岸
到處岩石峭壁。整個後海的石岸，就像一塊聯結
在一起的甲板，在急風響濤中飄搖。
風撕扯着你，推得你前仰後合，重心不穩，浪
濤仍然在身旁捲起氣流。儘管這樣，我還是迎風
向海邊巨大的岩石探身，走上伸向海裡的曲折木
棧道，感受海風的涼爽和愜意，吸吮海水熟悉的

鹹腥味道。海是遼闊的，蒼茫的，大海的胸襟向
我們敞開了一角，僅一角，就讓我感受到了它的
深邃，它的壯觀。藍色的海充滿了夢幻，站在它
的面前，我深感自己的卑微與渺小。
來後海遊玩的人很多，卻很安靜，大家都沿着
棧道輕輕地行進，俯在上面向海面眺望。單人或
集體拍照，聚焦，尋找海面上的鷗鳥，欣賞牠們
恣意飛翔的身姿，流連忘返。唯一的喧嘩，是在
強勁的海風裡站不住身體的驚叫，一聲驚叫過
後，身體趨於平衡，那些凌亂的氣氛才得以緩
和。除此，還有風吹，還有水湧，還有堆雪砌玉
的海浪，以及無休無止風浪混雜的喧囂。
後海是養馬島景區的一處省級地質公園，該景

區由獐島十八洞、碧螺灘景區、秦風崖景區和西
山灣景區共同組成，地質構造奇特，地貌景觀和
地質遺蹟繁多，是一座以海蝕地貌景觀遺蹟為
主、兼顧人文景觀的多元化綜合地質特徵風景
區。島上風光秀麗，氣候宜人，冬無嚴寒，夏無
酷暑，是休閒度假的理想勝地。
附近的海域剛剛進入休漁期，海面幾乎看不見
帆影。我曾在其他淺海的地方，看到過一些舢
舨，也是獨橫沙灘，無聲無息地在海邊停放。我
在賓館附近散步的時候，看到過一個寬敞的院
落，裡面放着長長的草綠色魚網。成片成片的魚
網正兩頭拉開，攤晾在平展的水泥地上，像是在
保存休整，又像是在晾曬修補。悠閒的村民在網
前緩慢地移動，就像青鬱的樹林掩映的漁村那
樣，顯示出歲月的安靜。
休漁期，是為了讓海洋中的魚類有充足的時間
繁殖和生長，是國家每年在規定的時間內，制定
的更嚴格的資源保護措施。禁止任何人在規定的

海域內捉魚，對魚類的生長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
用。在休漁期的時間裡，除刺網、釣業和籠捕外
的所有漁船，都要進港停靠，所以我們看到的後
海，除了趕小海、挖蛤蜊和垂釣者，並不見遠方
碧波揚帆。
我沒有看見海鷗，我看見了一些黑色和褐色的
礁石。這些顏色斑駁裸露的礁石，一個個怪異嶙
峋，有些有如斧削馬劈，上面堆積了一層舊年的
苔痕和殘缺的蠣殼。聽說，在這片水域上，每一
塊礁石都有一個美妙的名字，如海中浮駝、獅狗
避浪、金龜望海等。只可惜我們逗留的時間不
多，來不及仔細辨識，也就不能讓這些美妙的名
字，與每一塊礁石相對應，一一確認。
後海這片海域，盛產海參、扇貝、鮑魚、對
蝦、牡蠣、天鵝蛋。潮汐來時，帶來大量的海生
物，退潮後，在亂礁縫間滯留下來，稍一掀動石
塊，就能發現美味的螃蟹和海螺。聽當地的作家
說，當年她們來後海玩，當潮汐退去，和家人一
起趕海，撿拾海菜、捕捉對蝦，挖採扇貝。美麗
的海洋蘊藏豐富，只要耐心尋找即可拾得，甚至
一伸手，就能在海水裡捉到一隻海參……藍色浩
瀚的大海，簡直是一個魔力無邊的聚寶盆。聽得
我們不無遺憾！
那時，海洋生態很好，海水瓦藍、清澈，沙灘
細膩，陽光和煦，空氣清新。沒有工廠廢水排
放，沒有生活垃圾污染，沒有為趕產量而過度捕
撈，一切順其自然，安然生長，陽光、碧水、沙
灘、綠樹構成一幅格外美麗的海邊風光畫。對於
生長在海邊的漁民來說，大海就是一座取之不盡
的寶藏，有了這座賴以生存的寶藏，他們才能安
頓自己幸福美麗的家園。
多麼好的生態，多麼好的海洋環境，遺憾的是

我們可能難得遇見，或者不再遇見，永難遇見。
好像許多年前，我們就開始了自責，對於海洋、
生物、環境，感到有負後人。人類的侵擾，目前
已無處不在。保護海洋，我們有着不可推卸的責

任。
後海的天空是藍的，藍得純淨，高遠，海浪洶
湧，驚濤拍岸，發出一聲聲轟鳴，海水濺起，向
岸伸出雪樣的浪花。在這樣的巨風下，點綴在蔚
藍空中的雲卻巍然不動，它們就像飽吸了營養的
奶脂，一團團潔白着，厚重着，閃着脂玉般的光
澤，溫潤有方，給養馬島藍絲絨一樣的天空，增
添了許多純淨透明的質地。
我曳着長裙，任海湧的聲音，海風的聲音，把
我包裹起來。後海，適合一個人獨行，適合面對
傷痛，調整不平的心態和情緒，讓靈魂暫時不受
任何的誘惑和裹挾。
風是無序的，被風撩起的衣裙，拍照時定格成
個性的張揚。目光靜毅，那種昂頭挺胸的姿勢，
就像站立在風口浪尖之上，很有氣魄，也很瀟
灑。
據說，後海的木棧道曲折蜿蜒有八公里之長，
清晨站在銀定橋上，可以看到後海的日出。當夜
幕來臨，整個後海燈光閃爍，橫穿海面與礁叢之
間的木棧道在絢麗燈光的徹照下，發出奇特多彩
的光線，堪稱「小布達拉」夜景，景色非凡。
可惜因為風大，時間已近傍晚，還有事務在

身，我們只走了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就這十分之
一，卻也盡顯養馬島美麗的風姿。

後 海

百
家
廊

若

荷

看
熊
黛
林
和
胡
杏
兒
跟
前
度
分
手
後

的
表
現
，
就
知
道
地
下
情
實
在
太
苦
了

女
藝
人
。

熊
黛
林
與
郭
富
城
拍
拖
七
年
，
雖
然

情
侶
關
係
已
非
常
公
開
，
但
一
直
未
獲

郭
富
城
給
予
女
友
名
分
，
後
來
終
獲
半
承

認
，
結
果
分
手
收
場
。
當
時
熊
黛
林
已
三
十

二
歲
，
失
戀
一
年
療
傷
，
邂
逅
家
境
富
裕
的

香
港
藝
人
郭
可
盈
胞
弟
郭
可
頌
，
情
投
意

合
，
不
時
被
記
者
偷
拍
到
他
們
約
會
，
大
大

方
方
拍
拖
，
不
用
左
閃
右
避
，
不
用
人
前
撒

謊
，
交
往
雖
未
夠
一
年
，
已
傳
兩
人
好
事

近
。熊

黛
林
是﹁
被
分
手﹂
，
胡
杏
兒
則
是
主

動
提
出
與
已
拍
拖
八
年
的
黃
宗
澤
分
手
。
無

獨
有
偶
，
她
跟
現
任
男
友
擦
出
火
花
，
拍
拖

拍
得
甚
為
公
開
，
跟
黃
宗
澤
拍
拖
時
怎
可
能

在
街
上
擁
吻
，
手
牽
手
在
鬧
市
現
身
。
跟
黃

宗
澤
拍
拖
時
，
沒
此
等
鏡
頭
，
因
為
根
本
不

敢
隨
時
隨
地
情
不
自
禁
地
公
開
親
熱
一
番
。

加
上
當
熊
黛
林
和
胡
杏
兒
恢
復
單
身
時
，

事
業
上
已
略
有
成
績
，
是
時
候
可
以
公
開
拍

拖
。
可
是
男
友
是
藝
人
，
存
在
不
少
顧
慮
，

如
經
理
人
是
否
贊
成
、
粉
絲
反
應
、
工
作
上

的
安
排
等
，
兩
人
在
公
開
戀
情
方
面
難
取
得

共
識
，
關
係
容
易
受
損
。

熊
黛
林
硬
隱
瞞
戀
情
七
年
，
卻
不
能
一
廂

情
願
地
公
開
，
尤
其
她
的
情
況
是
男
尊
女

卑
，
如
她
擅
自
公
開
，
會
被
指
借
天
王
抬
身

價
、
博
出
位
、
做
宣
傳
、
跟
天
王
拍
拖
別
有

用
心
，
總
之
都
是
勢
利
揶
揄
的
反
應
，
大
勢

所
趨
，
她
難
敵
人
言
。

其
實
女
藝
人
跟
普
通
女
人
沒
分
別
，
需
要
一
份
安
全

感
，
像
個
普
通
女
人
般
享
受
戀
愛
生
活
。
被
公
開
承
認

身
份
，
跟
男
友
隨
時
隨
地
親
吻
、
擁
抱
，
以
女
友
身
份

跟
男
友
出
雙
入
對
，
宣
示
主
權
，
需
要
擁
有
與
被
擁
有

的
感
覺
。

愛
情
生
活
被
壓
抑
多
年
，
一
旦
覓
得﹁
對
先
生﹂
將

之
釋
放
，
自
然
盡
情
陶
醉
，
去
愛
與
被
愛
。

熊黛林胡杏兒為何愛得公開？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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